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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每年的7月1日，中共都在宣扬、庆祝其所谓“建党日”，然而今年的这一天，在北京立水桥旁一处拆迁遗址的残垣断壁上，赫然出现了一张退党声明，全文如下：“王江声明 即日起本人自愿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2013.7.1”。


这篇声明非常显眼地贴在北京立水桥下一处红绿灯路口处，路过的车辆看得清清楚楚。立水桥位于北京朝阳区和昌平区的交界处，车流十分密集，以往这样的声明一出现，就会立即被拿掉。而二十多天来，这篇声明却似乎被清洁工人“忽略”了。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开始觉醒，知道了中共邪党独裁、腐败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从这篇退党声明就可以看出中共邪党已经失去民心。◇





【明慧网】在北京周边某市有一个肾移植者，与一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是好朋友。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曝光后，这位法轮功学员问他：“你知不知道所摘器官是谁的？”他说：“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是一个23岁小伙子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听后非常震惊，于是又详细地问了一些情况。


那是在2004年，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得了肾衰竭，在当地医院做透析。一天，他遇到一个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朋友刘某某。这个朋友当时就介绍他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做肾移植手术。


这个人去了北医三院。他说：这个医院的大屏幕上展现的是该医院成功移植器官多少多少例，肝多少例，肾多少例，心脏多少例（这些具体数字该人记不清了，中共活摘器官的事被揭露出来后，该院大屏幕上这些内容就被删除了）。当时在医院住院准备做移植手术的有几十人，都是等着做不同的器官移植的。他住院大约一星期左右，就和另一个换肾的人同时被医院拉到了山东日照某医院换肾。当时医院告诉说肾源是“死刑犯”的。但是后来都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


据这个人说：当时这个医院有几十人同时做不同的器官移植手术。做完后没几天，患者身体还没恢复好，就被撵出院了。因为医院又来了一批准备做移植手术的患者。这个医院当时就是这样一批接一批地做。◇








奥地利的曼多哲：坚信法轮大法是正道





北京街头的“退党声明”





【明慧网】19年前，在一次事故中我的大腿骨折，动静脉断裂，在医院手术做了将近7个小时，输血3200毫升，临出院前检查时发现是无菌型缺血性股骨头坏死（原因是没得到及时治疗）。听到这一诊断我如雷轰顶，我知道这种病的严重后果，那是不死的癌症。


我才40多岁，孩子又小，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我痛苦万分，吃不好睡不好，由于着急上火又得了泌尿系统感染，尿血，急性肾盂肾炎。受病痛的折磨身体和脸部臃肿，头发花白，40多岁的人却象60多岁。一家之主啥也不能干了，家里外面的担子都压在妻子一个人身上，活着有愧呀！我不甘心，我去医院买药，打听偏方，朋友介绍学练气功（以前根本不相信），找气功师调病，每次都是怀着希望而去，却失望而归。好顿折腾也没什么效果，最后也就泄气了。


97年7月朋友来我家串门，劝我修炼法轮大法，劝了3次，我才表示愿意炼，他把《转法轮》送给了我。


刚走入修炼，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凡是有病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反应重，有的反应轻。我也没有治病的心，只知道看书炼功。很快我扔掉了双拐，身体轻飘飘的，我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


我家开了一个小店，负责给顾客代充液化气，要去顾客家取罐，灌完气再给送去。充满气的罐重63斤扛到六楼，年轻人都受不了，而我一个50多岁的人不冒汗，稍微有点喘，人们都称赞我的身体好，这都得益于修炼大法。第一次送罐时，老伴担心地问：“你的股骨能行吗？”我说：“没事，修大法早好了。”以后她再也不问了。一次我外出办事，遇到我们单位一个同事老远地喊我，到了跟前他说：“我看了老半天才认出来是你，咋整得年轻了？你的腿好了？不拄拐了？”我说：“全好了。”他问：“在哪治的？”我说：“是修炼法轮功好的。”他以为我跟他说笑话，我告诉他是真的。他说：“这么神？”我说：“修大法就是神奇，得真修，按大法要求去做就会有神奇出现。”我告诉他给顾客灌气连取再送对于我来说神不神？他说：“真神了。”他接着说：“你刚出院那几年简直不成模样，没想这几年变化这么大，法轮功真了不得。”我给他讲了我修炼大法的事和共产（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他说：“别听（中共）那些，好好炼吧。”◇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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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笑起来阳光灿烂的奥地利青年曼多哲（Mendoza）26岁，父亲是奥地利人，母亲是墨西哥裔奥地利人，他会说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多种语言，修炼法轮功已经5年了。


接触法轮功之前曼多哲曾练了1年太极，他本想寻找一门能够内修的功法，但发现太极只是教人动作，失望中他的太极练习停下了。5年前的5月13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妈妈的屋里发现了《转法轮》，这本书是他妈妈两年前在德国汉堡遇到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出于兴趣带回来的，搁置一旁直到被儿子发现。


翻开《转法轮》一读，曼多哲就笑了，因为他马上意识到他找到了自己要寻找的大道。他上网找到法轮大法网站，找到他所在城市炼功点联系人的电话，打电话过去说要学功。就这样曼多哲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问及法轮功现在对他意味着什么，曼多哲果断地回答说：“法轮功是我的生命。法轮功让我知道我是谁、怎么做真正的自己。”


曼多哲说自己五年前刚开始修炼几周后就开始参与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活动了。问及他最开始知道法轮功被中共流氓政权迫害时的感受，他说：“我在网上看到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几幅画，我感到很震撼，画面上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让我即刻想到耶稣基督和其他被迫害的圣人，让我想到恶者出于无知在迫害神明。我心里感到非常悲伤，同时又感到些许欣喜，因为我看到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屈服、没有害怕，仍然坚持做他们自己、坚持走自己的路不动摇，这给我很大的激励和力量，鼓励我象他们那样保持勇气。我坚信自己找到的法轮大法是正信、是正道。”◇





修法轮大法　我摆脱了“不死的癌症”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曼多哲





【明慧网】美国西海岸最大的节庆活动之一——夏季海洋节“炬光”大游行，2013年7月27日晚在西雅图市中心隆重登场。今年的第64届海洋节大游行有106个团体参加。法轮功队伍由气势宏大的“大法船”花车、舞狮、鼓队，以及功法演示组成，深受观众欢迎。这是法轮功团队第9年应邀参加该游行。


当法轮功学员的“大法船”花车驶过时，观众热情高涨，他们对着法轮功队伍欢呼、鼓掌、学“法船”上学员的炼功动作。


当晚大约有30万现场观众和70万电视观众观看了游行。◇








法轮功学员参加西雅图海洋节大游行














大连法轮功学员赵继华，曾两次回山东老家菏泽地区讲真相，却遭到当地派出所绑架，投入看守所和监狱，共计八年，遭到了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九死一生。请看她对此段经历的自述。 


第一次回山东遭遇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末，我借回老家过年之际，一天中午去大田集赶会的路上，我往树上贴自己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被大田派出所非法绑架，到了派出所，一个一米八几的年轻警察问：“你现在还炼不炼？”。“炼”。话刚出口，巴掌似雨点般向我打来，另一个也是年轻警察嘴里一边喊着：“我叫你炼。”一边在我后背猛捶。就在我要昏倒时，高个子警察一把拽起我问：“还炼不炼啦？”“炼”。随着一声“我叫你炼”，那个高个子警察恶狠狠的握着拳头把大拇指插到食指和中指之间向我的右眼直插进去。（当时我就感到有一股力量拽着我的衣服往后拖了一大步远，是师父的法身在保护我）当我醒来时发现那个高个子警察正蹲在我的眼前用手纸擦拭我的嘴角，见我醒来，便伸出他的大拇指叫我看：“你看把我的指甲都弄劈了”。（创可贴血浸透了）。那两个警察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当晚我被送到了成武县看守所，那号里的人都很震惊，警察如此嚣张，凶狠地毒打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人，那就是中共政府在包庇，纵容执法犯罪。更令人震惊的是警察当时从我的棉袄兜里掏出一百元钱并没还给我。 


后来，我被送到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一进去就强行“转化”，硬行洗脑八个多月，期间一宿只睡四、五个小时觉，洗漱时间只限五分钟，再就是罚坐，一天最少十六、十七个小时，腚不离板凳。裤子都磨出了洞。罚坐不成就罚站。从起床站到睡觉，“转化”不成，就把我调离了五大队。（当时“转化”我的人都认为是送我去监狱。不料到了一大队，仍然是强行洗脑，更凶狠的是三两天就换一批来“转化”我的人。软硬兼施，更甚者还帮我写“决裂书”强行抓着我的手摁手印，我宁死不从，有的就拿板凳（马扎）砸我的头，我只有求师父保佑。邪恶无计可施。最后又把我调到了集训队。在那里我挨过电棍，坐过老虎凳，躺过死人床，也曾被绑成“大”字型长时间鼻饲。更恶毒的是在零下十四摄氏度（当时号里有暖气，我未穿棉衣，而且脚上只穿一双单布鞋和一双丝袜子），我因替同修讲“开释”被吊在了禁闭室里的铁棍子上，不吃不喝不睡四天三宿半。夜里三点多钟被卸下来时，才发现十手指肚（已经失去知觉）象烧焦了似的变成黑的。这与在监狱集训队里那种深夜用黑布遮住门窗残忍暴虐时施用的酷刑比毫不逊色。记得刚被送进劳教所时，值班队长告诉我被劳教两年，我想起此时已经是被关了二年零八十天。如果当时我不追问，可能队长还不会放我。 


第二次回山东遭遇的迫害 


二零零五年底的一天，我回山东老家的母亲家住，在我当年上中学的母校门口，给一个中学生送去《献给中学生朋友》的小册子，被一个老师举报到了当地乡派出所，警察将我抓走，我被非法判刑六年。 


一进监狱集训队就被强行洗脑，他们不让我走出监舍半步，我绝食四天后，他们就采取强行灌食，因我不接受胸牌（不承认他们的一级严管），他们就罚我站通宵，直到我两腿肿的连一号囚裤都穿不进去，穿四十号的鞋（原来穿三十七号鞋），脚面还有多处被磨破了皮方肯罢休。后因我拒不承认自己是罪犯，曾先后四次被关入地牢（禁闭室），时至腊月前后，阴冷的水泥地上铺一块红色胶皮革，即当地又当床，每天早饭后，他们都用水淋淋的拖布擦一遍，只见皮革上的水珠一天到晚从不间断，致使夜里铺一个棉垫睡觉，待到起床时垫子都是湿的。 


若不修炼大法，没有师父呵护根本走不过来。就因我不承认自己是罪犯，还曾被他们打聋了数日，致使头部整天象戴个大头盔似的时常出现短时眩晕，并且左耳还不间断的时时都在发出嗡嗡的响声，几近失聪。也曾因干活迟了点，就被踹的肋骨至少断了两根，五脏六腑象炸开了的似的难受，迄今呼吸都觉着很困难，当时整个前胸都被踹成了黑的。在医院做胸透，屏幕上呈现的两叶肺的轮廓上都是纵横交错的细线象渔网似的覆盖着，做B超时，在乳房部位显现出几个大小不一的黑点，大的象鸡蛋一般大，小的也有蛋黄那么大。致使现在仍感到胸闷，总觉得有口气上不来。再加上腿硬被他们盘瑜伽盘的当时几天没有知觉，致使现在腿时常抽筋、麻木。胳膊也曾被硬往后拧的数日抬不起来，当时前半截胳膊都变成了黑色，肿的象大碗口般粗。从此两只胳膊再也够不到背后，造成生活中诸多不便。也可以说整个身躯被迫害的无处不伤。虽说能自理可已丧失了生活的能力。 


记得当初刚被转送到监区时，就被强行所谓的“帮教”，白天犯人们超负荷的赶工时争取多挣分早减刑，晚上都想早点休息。而值班队长陪同全组三十多个犯人“帮教我熬至深夜”。（当然，不否认后来有明白真相的队长和犯人）面对那一切，我知道若没有师父保佑根本就走不过来。正因为惨遭迫害，才用身心切实感受到了中共的邪恶与歹毒。也更是我体悟到我们师父的慈悲、伟大和大法的神圣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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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种种











面临全球退党（团、队）大潮，有人提出，我不交党、团费，早就自动退党、退团、退队了，还用退吗？


您看，“自动退”，那个“自动”就说明不是您“主动”退的。而且，这个“自动”还是中共自己规定的。说个笑话，如果哪天中共宣布“自动”退团的全部恢复团籍，您不又是团员了吗？所以，只有“主动”退出，才是您从心里真正退出了。


您知道吗？您加入党团队时，在血（红）旗面前，发了把生命献给中共邪党的毒誓，就是把生命交给它了，就被打上“兽记”，就是邪党的一分子，您不声明退出，就抹不掉“兽记”，邪党解体时您就会受到牵连。所谓的自动退队、退团那是人世间的中共组织形式认可的，不是神认可的。所以凡是入过党团队等组织的人都要主动声明退出来，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住性命！








象中共历次整人运动一样，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以舆论抹黑开路。1999年大陆媒体充斥着“自杀”、“杀人”等诬蔑法轮功的“新闻”，号称“1400例”。





截至2013年7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1.4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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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自动退团”





郑板桥早年家贫，一年除夕，他去屠户那里赊了一个猪头回来，正想下锅，屠户贪利，又欺他穷，就赶过来把猪头要了回去，高价卖给了别人。为此，郑板桥一直记恨在心。


后来，郑板桥到山东范县做官，特别规定屠户不准卖猪头，以示对屠户的惩罚。夫人闻之，感到丈夫处事不当，就想了一个办法规劝丈夫收回规定。


一天，夫人捉到一只老鼠，就用绳子绑住，吊在房间里。夜里老鼠不住地挣扎，郑板桥一宿都没有睡好觉，便埋怨夫人。夫人说，她小时候好不容易做了件新衣裳，被老鼠咬坏了，这也是对老鼠的惩罚。郑板桥听后，笑道：“兴化的老鼠咬坏你的衣裳，又不是山东的，你恨它是何道理？”夫人说：“你不是也恨范县杀猪的吗？”郑板桥恍然大悟，表示要知错就改，收回规定，并且吟诗一首：“贤内忠言实难求，板桥做事理不周。屠夫势利虽可恶，为官不应记私仇。”


古代的人读圣贤书，追求做正人君子、圣贤者，向道德高人看齐，遇到矛盾、问题会自觉地向内找，“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知错就改，谁也不会说这人不好，反而会认为有度量，道德高尚。今天的中国人不是这样，被迫接受的是中共党文化教育，读的是被用谎言与暴力编写的教科书，遇到矛盾、问题只会找别人的不是，用争斗的办法解决问题，对的永远是自己，错的永远是别人，无理也要犟三分。和中国古代承传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相比较，正与邪，是与非，一目了然。◇

















郑板桥知错就改





河北省任丘市的法轮功学员袁玉阁，曾揭露过中央电视台三台及任丘市电视台对有关她个人的报导失真的事情。中央电视三台于1999年8月10日左右报导了如下内容：袁玉阁，河北省任丘市人，因炼法轮功走火入魔，精神失常，抱着孩子一起跳进了白马河。


袁玉阁自己澄清说，“1998年某日，我骑自行车接在东关上学的10岁的儿子回家，路过通向白马河的小沟上的一个小土桥，桥上没有栏杆，当时放学的孩子很多，自行车又没闸，因躲孩子掉在桥下的土坡上。当时骑的自行车是借的本村老黑大伯的，有许多人在场，有史胡村诊所医生，这个诊所就在小桥北几米。”但是，记者为了编造打压法轮功的素材，把采访袁玉阁本人时的原话全部改动，编造弥天大谎说：“袁玉阁学炼法轮功走火入魔，抱着孩子跳进白马河。”袁玉阁事后问来访记者，电台报导失真，你得有职业道德，该记者回答说，“上级有任务，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记者的良心哪里去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哪里去了？造假文化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癌症和毒瘤。人们在纳闷，为什么中国的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为什么有人敢往婴儿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为什么新华社的记者会“堂堂正正”造大假……是啊，太多的为什么，中共到底要把这个民族引向何方呢？


道德是抽象的，然而，却又是最实在的，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上。假新闻和有毒食品都只是表象，更深层原因是中国社会的道德被中共毒害了。


抛弃中共，重拾传统道德，对中华民族来说，从来没有这么紧迫过。（文/何远村）◇





新华社记者的造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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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肾移植者证实：


所摘器官是法轮功学员的











油画《正义之场》，董锡强。十多年来，无论酷暑炎炎，还是风雪交加，一群老妈妈坚持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炼功，向世人展示法轮功学员的理性、祥和和善良，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希望尽早结束这场严酷迫害。














